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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这是一个女人和三个男人之间的故事，这是一个关于阴谋的故事，这是一个充满爱恨情仇的故事
。
 二十世纪初，父母双亡的乡下丫头小月桂随舅舅舅妈一起逃荒来到上海，为了生存，她在街头求人买
下自己。
却阴差阳错的，于浦江商会搜救黄佩玉的混乱中救下了浦江商会的余其扬，由此，在余其扬的帮助下
，一品楼的辛黛玉以10元大洋将她留下做了粗使丫头。
殊不知，小月桂传奇的一生就在她押下手印的那一瞬间，悄悄的拉开了帷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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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虹影，享誉世界文坛的著名作家、诗人。
中国女性主义文学的代表之一。
代表作有长篇小说《上海王》、《上海之死》、《饥饿的女儿》、《K》、《上海之死》、诗集《鱼
教会鱼歌唱》等。
现居北京。
 　　四部长篇被译成25种文字在欧美、以色列、澳大利亚、日本、韩国和越南等国出版。
　　曾获多项国际文学大奖，被《南方周末》、新浪网等评为2002年、2003年“中国最受争议的作家
”；《K》被英国《独立报》(INDEPENDEN)评为2002年Books of the Year十大好书之一。
2005年获意大利“罗马文学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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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生命本没有过去，她随时准备赔光本钱重搭戏台。
　　“反正，”她停止说话，向我摊开修长的手。
那手精雕细琢，好像专做摆设让人看的，最让我着迷。
她主动伸出了手，我的心跳了起来，能把这手握在自己的手里，尽兴研究一番必有所得。
　　虽然这手上的纹路我已经相过多少次，她经常与我比手掌，多少次我如入八阵图，困惑得忘了自
己在找什么。
从我们俩的一生来看，我好像应当更关心头脑，她似乎本来就有更多的身体本钱。
而肉身之运，更显于手纹：上海人后来俗称的“台型”，就是这个意思。
她的台型真是绝无仅有。
不过只有这次，我有机会静心端详，这才进入了掌心绝阵：看出了她命犯三冲，灾星拦运。
更糟的是，我没能做到面不改色。
我抬头看着她倾倒多少人的甜美笑容，不由得一阵伤心。
　　“本来么，每台戏都得从头唱起。
”这是我的违心安慰，还是她的自我解嘲？
已经记不起来。
　　但做梦却是她无法控制的事。
　　她常梦见离开家乡的那个早晨。
在那早晨迟迟未到的时辰，她心跳急促加快。
她害怕早晨果真不会来到，所以整夜在海边泥滩上站着向东痴望，担心太阳万一不会从海水中升起。
　　从七岁起，她就想离开这个地方，已整整有八年。
多少年了，这点黑暗的记忆早就应当淡漠。
但是每个月她总会有一次噩梦，梦到那个平生最恐怖的时刻，她对着黑暗的海水自言自语：“难道这
次真的还走不了？
”便一身冷汗惊醒过来。
　　那天清晨，她终于看到海面上升起一轮太阳，这是她这一生见到过的最辉煌的景象。
她可以发这毒誓了：将永远不会再朝这海边渔村看一眼——除非父母要她回来看一眼，但他们双双去
世八年了，不会要女儿回那本来就没有的家。
　　如果我在做一部关于她的纪录片，我知道应当就从这个镜头开始。
阳光温馨地照在浦东的一条堤路上，三人抬的轿子里坐着一个盛妆的女人，后面颠颠地跟着一个脸色
黑红、发辫焦黄的乡下小姑娘，个儿却不矮，一手挎着一个包袱。
她的鞋破烂了，右脚后跟不时掉下，扯上几次都没用，干脆打赤脚，再提起包袱连跑几步跟了上来。
她奔得不停地抹汗，把本来特地洗干净的脸画上了几条污痕。
　　三个轿夫抬着滑竿，辫子压在头顶上，两人在轿前，一人在轿后，他们打着赤脚，泥路把脚板拍
得啪啪响。
后面的一人费力些，所以隔一阵，相互轮换，调位子时借机歇口气，气顺过来又上路。
　　越往前走，田野越是嫩绿，油菜花黄黄地涂出一块一块，一串白蛾围着轿子飞舞。
　　他们终于走上黄浦江长堤，景色突然全变了。
一边是各种各样停靠在江岸边的船舶，上面有各式各样怪里怪气的洋字，船甲板上半像人半像鬼的红
毛水手，对着轿子里的女人乱叫乱吼。
女人头都不抬，但后面的小姑娘仰脸看得出神，赤脚踏进锈水泥坑，差点滑一跤。
另一边是形状各异的仓库。
船是铁板的，仓库墙是铁板皮的，两边都是油漆夹着水滴锈痕，花花纹纹挤拢在一块，怪得有趣。
　　还没来得及看仔细，行人多了，轿夫慢了下来，江面也宽了，说是到了陆家嘴渡口。
　　隔着黄浦江，对岸就是当时中国最特殊的地方：上海外滩。
下午刺刺的阳光照着那些英式维多利亚建筑、江中喷出烟雾不时发出怪叫的轮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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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姑娘把包袱搁在地上，双手抓着自己的裤腿，看呆了。
有人挑着担子撞了一下她的胳膊，很痛，她只是让了让，继续傻看。
　　渡口繁忙。
轮渡是有巨大烟囱的蒸气铁轮，冒出的浓煤烟直冲到她的脸上，呛得实在有劲，让她哈哈笑了起来。
　　来来往往的旅客提着包裹扛着行李，大人牵着小孩，喧喧嚷嚷地挤过她面前，跨上跳板上船。
　　盛妆的女人拂手理理一丝不乱的头发，敲敲杠子，滑竿放下了。
女人转过脸去，大声训斥呆看江对面的小姑娘：“小月桂，没到上海就想享福了？
还不看好行李！
”　　这是1907年初春。
宣统皇帝尚未上台，都知道这么混不下去，但一切都悬着等着，连开端的开端都尚未开端。
　　第二章　　那小西门的一品楼“书寓”，在华界与法租界边上，曾经见过的人都难以忘怀。
四马路一带刚兴盛起来的妓院区虽然热闹繁华，却品流混杂，那一品楼倒是当年的行业翘楚、花班领
袖，情愿离开俗流一段距离。
　　这个楼本是咸丰年间松江某名公的一所院宅，此公生性风流，遗赠此宅于一名宠妃。
宠妃原是青楼出身，本想做长久一品夫人，未料到当了寡妇，财产却只有这座宅院，穷愁潦倒，只能
借此重作冯妇。
雅号一品楼，算是追寻旧梦。
　　一品楼老板新黛玉说起这段历史，还真像那么一回事，她一口咬定千真万确，甚至拿出过此名公
的书画为证，说是那位一品夫人赏给她的礼物。
新黛玉原是一品楼的头牌倌人，书画也是真迹，名公真实姓名暂讳。
曾有文章言之凿凿，说一品楼是松江府最大名鼎鼎的董其昌后裔的家产。
　　同光年间上海开始有租界，这个本在上海城墙外的院宅，反而成了各界人士进出自如的地方：租
界人觉得半回归华界之内，华界人感到半在官府权辖之外，纵情声色各自心安理得。
　　新黛玉真会有这雅趣？
不必认真。
虽然同是名妓，晚清比不得晚明，历史总是越近越俗，放大效果越差，谁还敢把新黛玉比李香君柳如
是？
　　这一品楼“书寓”面子大，成了海上妓家模仿的样式。
深红大门，尺高门槛，厚重结实的石墙，大家气派先声夺人。
整个院子有两幢雕花楼，中间是架空的回廊相连，也算别出心裁。
天井边置有大小盆花，后院种植树木，假石山间水池里游着红红黑黑的金鱼。
　　外观依然是名门豪宅，楼内早就建成套间，挂牌的姑娘都在二楼，各有客厅和内房。
底层则前为厅堂，后为厨房、杂物房和男女佣人房。
姑娘们的房间陈设富丽华贵，人说有的房间，连瓷地砖花纹都镶金嵌银，仅这一点，就足以扬名上海
滩。
　　虽然小月桂只是个丫头而已，对着人不对人都是一脸笑，人都说，这丫头笑容好甜。
她一身丫头装束，连辫子也梳成了一个，额前剪一排整齐的刘海。
　　半年来她个儿往上窜得好快，都说她不当做丫头当做佣娘，哪有这么高的丫头的？
　　这事情也让一品楼老板新黛玉头痛：买丫头花一整笔钱，此后就算是你的人，生死由天，却不容
易辞掉；娘姨是雇工，按月付钱，说走就走。
万一丫头真的只能当娘姨用，这笔生意太不合算。
　　厨房请了两位苏州名厨，带了两个厨娘，大都上半夜忙，为各房提供佳肴美酒，下半夜只留一人
，以便客人需要夜宵，备上点心和酒水。
厨房有大灶小灶，柜子碗橱齐楚光洁，里面留着一天剩余下来的菜肴，供第二天丫头娘姨男佣享用。
小姐与客人的三餐必得当天清晨遣人挎上竹筐买回，讲个新鲜。
　　一大清晨厨房忙得像过年，宰鸡杀鸭剖鱼，血腥必须即刻弄净。
新黛玉起身第一件事是查厨房，发现地上一根鸡毛一片菜叶一滴油迹，就罚厨娘的工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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厨娘们小心翼翼，而且紧盯着每个进来端菜的娘姨丫头，生怕代人受过。
这里的丫头第一桩训练就是端菜搬汤，托盘提笼稳如轻舟泛平湖。
　　小月桂觉得这厨房太整洁，要不是有除之不净的油烟味，可做佛堂了。
即便她的个子渐渐高得讨嫌，端菜递水倒是练得无可挑剔，而且力气不小，不像别的丫头，遇到重物
，就得找男工代搬。
新黛玉要图个爽利快捷时，就叫小月桂做。
　　小月桂端着一盘茶具，从厨房出来，已经练成了步子再紧上身也稳平。
她走过大房丫头们睡的房间，心里羡慕，不知何日能挨到那个份。
底楼一个有小窗的屋子，那是她睡觉的地方，里面几张紧挨在一起的统铺床，得从床脚爬上去。
没有桌椅，每个床头留了个放箱子的地方，只能坐在床上梳头。
几个下手丫头住一起，拥挤窄小，床头的空地更窄小，转两个圈，会撞着身体。
每日要忙到凌晨才可上床，小月桂头往枕头上一落，就已开始打鼾。
　　不过她没有任何抱怨，比起乡下，这已是天上。
吃得不错，小姐房里留的隔夜菜，热一热，味道一样可口。
穿得更是有棱有角，新黛玉几次骂她长得太快，但还是尽快给她做了合身的新衣，这里的丫头也必须
一身丝光绸气。
　　她的枕头底下有个客人赏的蓝花瓷盒，里面藏了一只蓝蝴蝶，有小半个手掌心大，早就干了，晃
眼一瞧，就要飞走似的。
大清早被主管娘姨喊醒时，她把它拿出来看一眼，手指轻轻点点翅膀上的花纹，小心盖好藏好，就急
如星火地穿衣梳头，补上慢下的半分钟。
　　这阵子，已接近傍晚，她穿过二楼回廊，房间里传来小姐们的评弹低吟浅唱，夹着琵琶筝琮打情
骂俏。
她走进陈设堂皇的凤求凰厅，那是新黛玉自己的套间，有时用来接待初次光临的新客。
一是表示主人殷勤，二是楼既为一品，自有规矩。
在这里，哪怕唐伯虎有点秋香之心，第一次也得由新黛玉出面设宴，众小姐轮流侍酒，第二次付银子
才能入座小姐本人的待客厅，第三次付银子有没有入室之雅运，就看来客的福气了。
　　太阳落山，天色紫蓝诱人，有一半映着门窗和墙，满街满巷灯光渐渐亮起。
书寓里的姑娘中午醒来后，花了整整一个下午打扮得花枝招展。
管事忙着收局票，高声地叫着某小姐出局，某小姐有人参见，某客人设茶会。
有客人带着的八哥也跟着在凑热闹，怪声怪气地叫：“吉利发财！
”这是一品楼生意最火红时分。
　　三辆马车驶到一品楼门前停住。
前后两辆马车上的跟班，即刻跑到中间这辆来侍候。
有人赶快打开门，搀扶上海洪帮山主常力雄一步跨下。
他黑衫黑帽，走路大步子，脚底生风，完全不是要人扶下车的人。
　　老西门这条街不宽，却很长，从街这头望不到那头。
路上房子全是中式的，药店、浴池、客栈、茶社、菜馆和杂货铺应有尽有，俨然一个繁华世界，各式
人窜来走去，这个无风无雨的夜晚更是人头攒动。
　　有个长相猥琐的小贩在兜售不知什么东西，凑到常力雄一个年轻跟班前，神秘地说：“要不要？
西洋春宫。
”　　那个年轻跟班把小贩一推。
小贩没想到对方出手如此之猛，跌出几尺远，一只手撑着石墙，才没有跌趴在路面上，但是手里的画
片散落一地。
他急得大嚷：“老爷，不要，只管说不要。
”　　跟班脸还是横着，吼道：“躲开点!小心挨揍！
”边说边挡住此人，让常力雄走过去。
　　常力雄劝解地说：“何必，何必？

Page 6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上海王>>

人家做小生意的。
”　　跟班停住步子，低声说：“这人凑得太近，不知回避，冲撞常爷。
”　　常力雄笑笑说：“我又不是上海道台，要小民回避作甚？
”他见那个小贩孱弱的身子佝偻着，对保镖说,“仔细看着不要有暗器就行了。
”　　小贩被跟班这架势吓坏了，一骨碌爬起来，收拾落在地上的货。
听到常力雄的话，知道无大碍，就弯腰献笑，手摊开那叠西洋春宫画片，低声劝说：“老爷赏脸看一
眼，只看一眼。
”　　那是一套石版印的西洋裸女名画，不知是西洋水手带来卖钱的，还是上海什么印书局新进的设
备做的。
小贩从画片中取出几张递过来：盎格尔的《泉》，波梯切里的《维纳斯的诞生》。
　　常力雄只花了几秒钟晃了晃眼那些画片，就朝小贩挥挥手，“去去去，什么好东西！
老子看活的。
”　　常力雄年过五十，穿着绫罗长衫，近处看，黑长袍的丝缎暗花纹泛蓝紫。
他气宇轩昂，鹰视虎步。
一品楼那边早有人候着，替他打开门。
常力雄提袍，一抬腿跨入高高的门槛。
　　欢笑声、丝竹音乐，夹裹着脂粉香气扑面而来。
“是常爷哪！
”好多个女人的声音欢呼迎接他。
　　“好久不来了，叫我们想得好苦！
”　　“姐妹们，来侍候常爷！
”　　撩开纱帐挂上钩后，一品楼的老板新黛玉让常力雄坐在床边，自己跪在床上，给他捶背。
她瓜子脸，高挑眉丹凤眼，樱桃小嘴。
要说她徐娘半老，或许太刻薄；要说她风韵如昔，恐怕太抬举。
不过当她打扮齐楚，说她依然是个美人，并非完全是吹捧。
在妓界，女人四十，还能让老情人留恋，就很不错了。
　　她黑亮的头发梳得整齐，插着钗，手上戴着玉镯，小脚玲珑地露在绸裤外面。
上身是一件单薄的无袖短衫，下摆大开襟，枣红纱透花，穿着一双很少落地的绣鞋——实际上是色彩
艳红的缎子做的袜套。
那是一品楼倌人身上除了脸以外最骄傲的部位，花的功夫最多的地方，自然也让恩客端详拿捏最多。
　　新黛玉正卖力气地给常力雄做推拿。
　　常力雄只穿着一条短裤，光着上身，被拿捏舒服得直哼哼。
他的肌肉在皮肤下滚动，体魄魁伟，说书人叫做虎背熊腰。
　　新黛玉全副注意力都在他身上，一边贴着他的耳朵说话，嘴唇就几乎摩着他的脸颊。
常力雄边听边笑，摸摸她的手。
　　小月桂端着一盘茶具，由厅堂敞开的门走入里间，她的脚步简直没有声响，只是轻声说：“姆妈
，茶来了。
”　　房内两人根本没朝她看一眼，新黛玉只顾跟常力雄亲热地说话。
小月桂走到靠近床的桌子边，放茶碗，低着头，端正地站着。
等新黛玉要她走时，她才能走，这是侍房丫头的规矩。
她尽量不去看他们。
　　“常爷呀，市面乱，闹革命党，生意不好做。
”　　常力雄半闭着眼，享受她的服侍，一边说：“江南有钱人都躲进上海，生意怎么会不好？
”　　新黛玉说：“情趣雅致的客人越来越少了，手头阔绰的更少。
”她叹了口气，信任地对着常力雄问，“看这阵势，连妓家也得革命不成？
”　　常力雄笑笑说：“都革命，都来革命！
”　　他听见响动睁开眼，才看见小月桂弯身拿托盘，碰着了茶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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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不由得看看小月桂的脚，这是一双典型的丫头大脚，无甚足奇。
他的目光却往她的腿上移，落到她身上，然后眼睛乜斜地停在她的脸上。
不慎间两人眼光对碰了一下，小月桂马上垂下眼帘。
　　常力雄打了一下新黛玉的屁股，问她：“新买的？
”　　新黛玉让小月桂走近两步，伸手点着她说：“好几个月前在川沙乡下拾来的粗丫头，现在乡下
也寻不到像样的女孩子了。
你看这丫头长成这么个丑八怪，眼太大，嘴太宽，腿太长，人太高。
”她手指几乎直戳到小月桂身上，“更怪在这奶子，莫名其妙那么大！
难看死了！
我从她娘舅那儿买来还花了一叠银子呢。
”　　常力雄听了她一大箩筐话，只是简单地问：“多大？
”　　新黛玉说：“说是十五，都没十五的样子，我这买丫头钱怕是白折了！
”新黛玉真的越说越气，“瞧把她享福得白白红红的。
”　　“回老爷，我十六。
”小月桂的声音很清脆，但她仍是没敢朝这床上的两人看，埋着头垂着手。
　　“谁叫你说话啦？
”新黛玉拿起扇子连拍小月桂的胸前，“叫你束胸，你又松开了？
！
”　　小月桂半心半意地抗议，因为常力雄的眼光正盯着她看，她不愿意在这个咄咄逼人的眼光下向
姆妈退缩。
她禁不住抿了抿发干的嘴唇，轻声说：“束住透不过气来——”　　新黛玉没等她说完就打断她：“
不束，你赔我钱！
”她依然转过身来对常力雄撒娇似的说：“真是要多难看有多难看。
不是见她爹娘死得早，可怜孤儿，一时起善心，做好事，一品楼哪会要这样的丑丫头？
”新黛玉摇着头说，“换做佣妇娘姨，倒也罢了。
但是娘姨是要有丈夫的妇人，小姑娘不能做。
两个月前有土佬河南客看中她，我让她服侍，好歹提拔她成个小倌人嘛，或许也是个办法。
”　　“我就知道你这狐狸精的算盘。
”常力雄讥讽新黛玉一句。
　　新黛玉没听出常力雄的语气，照旧倾诉她的苦恼：“这孩子还死活不干，闹得客人也没了兴致，
还得我出来赔罪。
被管家用家法治了，挨打罚跪，还是不服，最后关了两天，打死都不服。
闹得整个一品楼上下不安，为了一个最不起眼的丫头，你看抽哪股筋来着？
”　　这番话倒让常力雄来了点兴趣，他开始用另一种眼光端详这个川沙乡下来的丫头，但是他没有
答话，似乎新黛玉不是对他诉苦。
　　“最后我说了一句话，”新黛玉开始得意起来，“一句话就把这犟骡子给治服了。
我说，‘明早就送你回乡下去！
’她马上朝我跪下求饶。
”　　小月桂还是静静地站立在一侧，好像他们俩说的不是她。
她的漠然把新黛玉又点起火来，抬手要打小月桂。
想想，又缩回了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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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重写海上花三部曲，就这部改得较多。
这书最先在2003年出版，再版时，我改了一次，动得最大我是校对英文版时，编辑就每个细节仔细问
我。
　　我索性把书中母女关系重新理了一遍，改成目前这个样子。
由此书改编的电视连续剧今年首播在上海，目前继续在各家电视台放映。
我一集也没敢看。
为什么？
因为改得面目全非，不合情理，看了生气，何必？
　　有评论家在报纸上写文章。
“虹影不是上海人，怎么能写上海？
”我读到这可爱的评论，就笑了：写秦淮河妓女，只有请南京人了。
小说出版后，自居专家的老上海，历史考据癖，对细节特别在意，他们仔细寻找我的“硬伤”，至今
没有人找到。
　　有不少人说，虹影的确很怪，在封内页上竟然做了个史无前例的声明：“本小说绝非向壁虚构”
。
虹影喜欢写“真人真事”，本性难改。
小说《K》吃了三年官司，她倒真是衣带渐宽，荷包缩小，终不悔; 又说思来想去，只有一种可能：虹
影对自己让人上当的能力非常有把握，腾挪凌虚卖关子。
　　其实都错了。
诸葛亮无兵卒守城，索性开门；《上海王》事事有典，才摆出枪炮侍候。
　　近年出版的上海背景小说，大多是小姐小打算，小资小情调，给人的印象，以为上海的现代性，
就是小女人气。
甚至今日的“上海品格”，也有意望小气里走。
此可谓大错特错。
我认为现代上海的开拓者，无论华人洋人，女人男人，都有点气魄。
我既然有胆子声明“欢迎对号入座”，我当然明白，谁人的先辈安坐在里面！
　　为回答所有这些书外是非，本修订本加了“章外章”，毫无保留地坦白我在上海的几年生活经历
，以及写作经过。
读者幸勿错过。
如果有批评家看了，还认为我作假，那我就对他投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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